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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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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双管齐下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定性分析两者的耦

合协调关系，构建了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了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两者之间的耦合性。结果表明：2010年到 2020年安徽省新

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指数呈现递增趋势，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指数经历了下降——缓慢上升——快速上升三个阶

段，两者的耦合度保持在高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基于此，提出要打造城乡产业融合的强劲引擎，筑

牢城乡生态保护的共同基础，拉紧城乡文明进步的共同纽带，拓宽城乡空间发展的阳光大道，激活城乡经济繁荣的

时代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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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新时期，经济社会得到高速发展，城市

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齐头并进，城市化发展突飞猛

进，但是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也逐渐凸显，城乡二元结

构明显，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城市。基于此，国

家政府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和

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城乡共同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持。

为此，如何处理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

同发展关系，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构建城乡发展

一体化格局等任务成为当下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1 文献综述

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

出，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热议，大批学者分别对两大

战略的背景、发展前景、发展路径、融合机制、协调关

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解读和实证分析。

一个方面是关于两者的定性研究，即理论上

的解读。杨梵以理论的方式探寻了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两大战略的协同互动关系 [1]。杨嵘均认

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既存在着互建

互促的关系，又存在着内在张力，于是从认识、政

策、实践三个层面上探究了规避政策梗阻可能产

生的后果 [2]。桂华指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战略定位、策略手段和政

策机制三个层面实现协同 [3]。叶超，于洁通过分

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共生效

应，需要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科学评

价，从而推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

机理 [4]。

另一个方面为定量研究，通过构建两个系统的

相关指标体系，建立与之相符的模型进行探索。俞

云峰、张鹰构建了 16个三级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研究了两者之间的耦合性，结果显示，在满足一

定条件下，两者具有长期协同性[5]。唐丽艳、普源镭

通过解析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性，以

云南省 2004—2019 年指标数据为样本，探究了两者

的发展水平指数，对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

略进行了定量分析[6]。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的问题探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视角比

较宽泛，且在对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并未达

成一致。因此，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采用熵

值法，通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

性进行了定量研究，为促进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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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理

分析

耦合是指多个系统通过相互作用从而相互影

响的现象[7]。耦合模型通常被用来探究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两个复杂系

统，相互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符合耦合模型的适

用条件[8]。

（1）城乡产业一体化

产业兴旺为产业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以

农民为主体，建立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农村特色产

业体系，实现产业繁荣，满足城市内需。同时，城镇

可以借助农村产业繁荣来吸收农村资源要素。产业

城市化是产业兴旺的强大动力。城市产业和服务业

可以回馈农村产业，促进农村特色产业质量和效益

的提高，使农村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形成城乡产业融

合、循环发展的高效局面。

（2）城乡生态一体化

生态宜居性是生态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农村良

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城镇的生态发展提供生态支

撑，有效缓解城市的生态压力。生态城市化是生态

宜居性的重要保障。以“绿色城市生活”为媒介，引

导农村居民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理念，增强农民环

保意识。

（3）城乡文明一体化

乡风文明是社会城市化的精神内涵。通过举办

道德讲座，宣传讲文明、树新风的理念，提高了农民

文明素质的同时，又保障了以后进城农民对城市生

活的适应。社会城市化为农村文明提供了坚实的支

撑。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城镇化进一

步改善了城市服务，对进城务工人员产生了强大的

吸引力，为城市化的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

液。

（4）城乡空间一体化

有效的治理为空间城市化提供了基础。在法

律和道德的共同教化下，农村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地

化解，一方面推动了农村社会向着和谐化方向发

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空间治理和空间规划迈

向现代化。空间城市化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引擎。

空间城市化的顺利实现为农村探求高效的治理模

式树立了榜样。

（5）城乡经济一体化

生活富裕是经济城镇化的最终目标。保证农

民的收入持续增长，使其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能

更好地促进经济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城镇化是实

现繁荣的根本途径。经济城镇化依靠转变产业生

产方式和构建城乡经济循环体系，不仅推动了城乡

一体化发展向前进发，也为实现农村经济繁荣提供

了新的渠道。

3 实证分析

3.1 评价指标的构建

安徽省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组成部

分，横跨南北，位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选取

该省份作为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地

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要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行耦合性分析，

第一步就是分别构建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根据安

徽省的具体发展情况，以及系统性、可获得性、可操

作性等数据采集原则，从乡村振兴系统中选取 10个

三级评价指标（表 1），从新型城镇化系统中选取 10

个三级评价指标（表 1）[9-12]。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于

2010年到2020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

3.2 发展水平的计算

①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不同的评价指标不

仅计量单位不同，其维度也不同，不便于进行比较，

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需要用极差法对

起初数据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Wij =
Bij - Bmin

Bmax - Bmin

( )正向指标 ,

Wij =
Bmax - Bij

Bmax - Bmin

( )负向指标 。

（1）

式中，Wij 表示第 i年第 j个评价指标经过标准化

处理后的数据，Bij 表示第 i年第 j个评价指标的原始

数据，Bmax 和 Bmin 分别表示数据中的极大值和极

小值。

②数据的平移化处理。因为标准化后的数据可

能出现 0值，为了保证数值有存在意义，需要对数据

进行平移操作，得到一组新的数据，其计算公式如式

（2）所示。

Aij = Wij + 1。 （2）

③熵值法确定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

重，其计算公式如式（3）、式（4）。

Rij =
Aij

∑
i = 1

n

Aij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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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
1

l nn∑i = 1

n

Rijl nRij。 （4）

式中，Ej 表示熵值，Rij 表示第 i年第 j个评价指标

在所在指标样本中所占的比重，n为年数。各指标权

重计算方法如式（5）。

θ =
1 - Ej

∑
j = 1

m

( )1 - Ej

。 （5）

式中，θ表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m 表示评价

指标个数。

根据式（1）到式（5），可以分别计算出安徽省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中各指标的权重，如

表1。

④计算发展水平指数。最后即可计算安徽省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K, 其计算公

式如式（6）。

K =∑
j = 1

m

Aijθ。 （6）

表1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3.3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耦合度（C）反映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耦合协调度（D）反映了系统间的协调程度 [14]。耦

合度划分标准如下：当 0≤C˂0.5 时，两者处于低阶

耦合阶段；当 0.5≤C˂0.8 时，两者处于中阶耦合阶

段；当 0.8≤C≤1 时，两者处于高阶耦合阶段 [15]。耦

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如下：当 0≤D˂0.5 时，两者处

于失调阶段；0.5≤D˂0.7 时，两者处于初级协调阶

段；0.7≤D˂0.8 时，两者处于中级协调阶段；0.8≤D˂

0.9 时，两者处于良好协调阶段；0.9≤D≤1 时，两者处

于优质协调阶段。

耦合度模型的一般方程形式如式（7）。

C = n
K1·K2·Kn

( )K1 + K2 + ⋯ + Kn

n

n

。 （7）

由于研究只涉及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

系统，故n=2，此时公式简化为式（8）。

C = 2
K1 K2

( )K1 + K2

2
。 （8）

式中，C表示耦合度，K1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指数，K2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C值的取值范围

李斌等：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一级指标

乡村振兴系统

新型城镇化系统

二级指标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产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三级指标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时

农用化肥施用量/万吨

卫生厕所普及率/%

乡镇卫生院病床总数/张

自来水普及率/%

村卫生室个数/个

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元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公顷

清扫保洁面积/万平方米

电视人口覆盖率/%

广播人口覆盖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建成区面积/公顷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元

指标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权重

0.042

0.038

0.044

0.054

0.059

0.050

0.065

0.073

0.052

0.057

0.040

0.055

0.043

0.051

0.047

0.051

0.040

0.043

0.048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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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1］，C值越大，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越大，亦

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

好，当C=1时，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达到最大，C值

越小，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越小，亦即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差。

计算出耦合度 C 值后，就可以接着计算耦合

协调度 D 值，耦合协调度模型的一般方程形式如

式（9）。

D = CK12， （9）

K12 = aK1 + bK2， （10）

a + b = 1。 （11）

以上三个式子中，D 表示耦合协调度，K12表示

综合发展水平指数，a，b为待定系数，取 a = b = 0.5。

D值的取值范围为［0，1］，反应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

水平，D值越大，说明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发展程

度越高，D值越小，说明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发展

程度越低。

3.3.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分析

根据以上公式，分别计算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K1和K2以及两个系统所构

成的总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K12，其计算结果如

表2，以此制成的折线图如图1。

图1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

从图 1中可以看出，在 2010年到 2020年期间，安

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一直呈现着上升趋

势，从 2010 年的 0.467 到 2020 年的 0.917，增长率达

到了 96.17%，近乎翻了一倍。“十三五”以来，安徽省

在国家和政府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开足马力推进城

镇化建设，加大城市对周边农村人口的承载力和吸

引力，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全省城镇化率得到

显著提高。安徽省出台了《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

规划（2016-2025 年）》，为安徽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提供了政策支持。

安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

水平指数有所不同，从图 1中可以看出，乡村振兴发

展水平指数的走势略显曲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 2010 年到 2011 年间，其发展水平指数由 0.625 下

降到 0.596，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为-4.71%，在 2011

年到 2018 年间，其发展水平指数缓慢稳步上升，由

0.595增长到了 0.875，增长率达到了 47.03%，在 2018

年到 2020年间，发展水平指数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其

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意相邻两年，在 2020 年达到

了 1.072。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受限于当时农

业现代化水平不高，技术落后，缺少投入，政策方

面重视不足等相关问题，2010 年到 2011 年间乡村

振兴发展水平指数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随着国

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逐渐强调农业现代化建设，

在 2011 年到 2018 年间，其发展水平指数开始升温，

2018 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颁发，为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在相关政府文件的保驾护航下，安徽乡村振兴

发展水平指数在 2018 年到 2020 年间迅速蹿升，农

村发展前景一片良好。

3.3.2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和耦合协

调度分析

根据前面的公式和模型，计算出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值，并绘制成折线

图（图2），其计算结果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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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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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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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和图 2可知，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的耦合度 C 值几乎稳定在数字 1 左右（且均大于

0.9），数值是较大的，说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之间的耦合状态在 2010 年到 2020 年间一直处

于高度耦合状态，亦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

间的相互作用一直很强。反观耦合协调度 D 值，在

2010年到 2020年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系

统总共经历了三个协调阶段，并未出现两大战略系

统失调的情况，达到了中级协调阶段。在 2010年到

2013 年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阶段，

在 2014 年到 2017 年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良

好协调阶段，在 2018 年到 2020 年间，两者的耦合协

调度已经突破了良好协调阶段，处于优质协调阶

段，两大战略系统从中级协调阶段到良好协调阶段

的转变，说明在此过程中，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情况在不断改善，逐渐向着良性

耦合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安徽省城乡关

系正在由城乡二元结构向着城乡一体化结构转变。

到 2018 年后，两者达到了理想中的优质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值均超过 0.9，相互协调作用得到大幅度

增强，表明安徽省城乡协调发展已经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构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在 2010 年到 2020 年间的安徽省

20 个指标数据的基础之上，测度了两大战略系统的

发展水平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得出以

下结论。

2010 年到 2020 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指数和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乡村振

兴发展水平指数经历了先下降，再缓慢上升，最后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K1

0.467

0.511

0.557

0.620

0.669

0.705

0.730

0.771

0.828

0.869

0.917

K2

0.625

0.595

0.623

0.659

0.694

0.734

0.782

0.834

0.875

0.973

1.072

K12

0.546

0.553

0.590

0.640

0.681

0.719

0.756

0.803

0.852

0.921

0.994

C

0.990

0.997

0.998

1.000

1.000

1.000

0.999

0.999

1.000

0.998

0.997

D

0.735

0.743

0.768

0.800

0.825

0.848

0.869

0.896

0.923

0.959

0.996

耦合协调程度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表2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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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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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上升的趋势。

2010 年到 2020 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几乎保持高位稳定不变，耦

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并未出现失调情

况，经历了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三个

阶段。

研究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一直向着好的方

向发展，但是由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制约，并未

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安徽省乡村的发展略显坎

坷，发展水平指数一度出现负增长，在经过国家和

政府的相关调整后，逐渐回归正轨，并与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一起，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两者相互

促进，共同进步。

4.2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1）打造城乡产业融合的强劲引擎

发展产业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之

路。要加快进行城乡产业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升级

换代，深化农业产业结构技术性改革，着重解决

农村发展短板问题，创新农产品销售模式，建设

农村电商平台，延长农村发展产业链，推行绿色

经营生产方式。根据乡村本身所特有的资源优

势、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与城

市工业服务业等实现有效对接。在科技革命和信

息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下，还将继续推进生物技术

和信息技术等向农业和农村各领域的渗透，实现农

村产业发展高效率化，不断深化数字农村建设，形

成以基础产业为支撑，特色产业为先导，新兴产业

为辅助的城乡产业融合体系。

（2）筑牢城乡生态保护的共同基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必要条

件。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树立山、河、林、田、湖的

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注重城乡绿色发

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能牺牲环境资源来换取经济

上的繁荣。守护城乡发展生态高地，推进城乡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稳定城乡生态系统，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建

设的可持续发展。

（3）拉紧城乡文明进步的共同纽带

文明是联接城乡居民的精神纽带。开展农村

道德教化工作，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改变乡村

面貌，改善农民的精神生活，把精神引导和道德力

量深入融入农村文明建设，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摒弃农村陋习，倡导节俭

节约，不铺张浪费，不相互攀比。城市的物质文明

为乡村带来经济上的腾飞，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

为城市带来精神上的慰籍。坚持城市文明和乡村

文明互补发展，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4）拓宽城乡空间发展的阳光大道

空间规划是推动城乡发展的加速器。科学

规划城市，形成南北协调发展、东西合理布局的

城镇体系。因地制宜，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

发展体系，通过庞大的城市群来带动周边三、四

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分布有

序、规模适宜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

（5）激活城乡经济繁荣的时代伟力

共同富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鼓励人

才下乡，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和补贴政策，做好顶

层设计，加强制度建设，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刺

激城乡居民消费。深化城乡改革，继续深化农村

土地流转和金融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发展遍地

开花。建立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循

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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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LI Bin, JIA Jing-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con‐

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quantita‐

tively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by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by us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20, the de‐

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new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rural re‐

vitaliz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decline—slow rise—rapid rise.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wo remains in a high coupling

state,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build a strong engine

for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rengthen a common foundation for urban-r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tighten the common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broaden the sunshine avenue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ac‐

tivate the great power of the times for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prosperi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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